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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骨文和金文有“宜"字，這是早就提出來的了。由於秦刻石、古璽、漢代封泥以

及《說文》古文都有“宜"字，而且這些“宜"字同甲骨文和金文的“宜"字十分近似，

一脈相承的痕跡非常明顯，因此，甲骨文和金文中的“宜"字是沒有問題的。

對此字加以肯定的是郭沫若。他在《兩周金文辭大系﹒考釋﹒大豐籃》下云:

“虛字金文習見， ←辭亦多有，舊釋宜， . . . . . .今案仍以釋宜為是，說文宜古文

作旬，秦泰山刻石者(詩〉產得盒，古璽園民和家，漢封泥國春左園，均是宜字。"

這種看法是正確的。

不過還有另外一種說法，認為此字飯是“宜"字，又是“妞"字。商承祥在《說文

中之古文考》云:

叉云:

“按宜與姐為一字，而宜乃姐之華乳。"

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發表的唐蘭遺稿《殷虛文字二記》認為:

“←辭金文主且作晶晶等形，然後世則誤析且為組宜二字。古璽4函民和眾， 及

‘自士和眾'，漢印‘晶春禁丞'、 宙春左圈，等宜字，顯~p姐字。"

“容庚金文編持蚣且宜一字之說，以字形考之，絕無可援。然容叉引王國維曰:

‘姐宜不能合為一字，以聲絕不同也。'而未有案斷之辭，乃疑未能決也。今

按王氏臥韻部相隔，進謂聲絕不同，非也。"

唐先生之文甚長，在這襄不一一轉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唐先生的說法並沒有什麼根擾，

他並沒有闡明為什麼在先秦古籍中常見的、字形絕不相同、讀音也絕不相同的宜字和組

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竟會是一個字，他也沒有詳細論證和分析這樣一個字擅變為字形和

讀音完全不相同的兩個字的經過。因此，他的說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。

作者認為金文中自有過字。一九七八年第三期《文物》刊載的《快西抉風莊白一號

西周青銅器害藏發掘簡報》中有一件“三年硨壺，'，其銘文是:

“佳(惟〕三年九月 T巳，王才(在〕奠(鄭) ，鄉醒。乎(呼〉號叔召廳，易

(錫〉堂盒。己丑，玉才(在〕句睦，鄉逆圖(酒〕。乎(呼〕師壽召鼎，易

(錫)最益。拜稽首對揚天子休;用乍(作)皇且(祖)文考尊壺， ~膺其萬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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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實用"

銘文中的重字，就是組字。

為了使於理解銘文中的組字，有必要讀通本銘文，因此必讀對某些詞句作一些解釋。

鄉讀為饗 ，饗體見於古籍，這是頗為隆重的一件事。《國語一﹒周語>> : 

“王師齊宮，百官御事，各自H其齊三日，王乃淳濯饗醋。及期，鬱人薦鹽，犧

人薦鹽，玉裸盟饗醋，乃行。"
叉《國語十﹒晉語)) : 

“王饗瞳，命公胖{惰有

醋酒也。"

上面兩投引文，前一殷釵述籍田禮的一部分，後一段則是記載周妻王宴請晉文公，

都是“饗盟"，其為隆重，自不待言。

《說文﹒固部)) : “膛，酒一宿孰也"0 ((北堂書鈔﹒酒食部》耳!韓詩: “甜而

不沛，少麵多米日醋"。這是一種很快就釀成的甜酒。

自費可以用稻米製成，也可以用泰釀。《左傳﹒衷公十一年)) : “其族轅區進稻體、

梁糗、暇肺焉"。釋文云: “以稻米為酷酒"0 ((呂氏春秋﹒重己)) : “其為飲食馳體

也，足以通味充虛而已矣。"高注: “醒者，以質與泰相體，不以麵也，渴而甜也"。

是稻米或泰部可以釀成睡。

“鄉逆西(酒) "的鄉也讀為饗。逆字則以音近讀為昔。古代從爭得聲、從素得聲

和從昔得聲之字可以相通假: ((文選﹒枚乘七發)) : “端流過波"，六臣本i盟作業; (( 

周易﹒最)) : “素履，'，馬王堆自書本作“錯禮。"過與素相通而素叉與錯相通，則遇

與錯相通，因此逆可以與昔相遇。所以“鄉逆西"就讀為“饗昔酒。"

《周禮﹒酒正>> : “辦三酒之物:一日事酒，二日昔酒，三日清酒。"鄭注: “昔

酒，今之酋久白酒，所謂舊酵者也"0 ((禮記﹒郊特牲)) : “猶明清與暐酒于舊澤之酒

也。"注: “澤讀為暉，舊峰之酒謂昔酒也。非清酒以舊嗶之酒者，為其昧厚措毒也J'

昔與措並有久的涵義， <<國語三﹒周語)) : “高位實疾績，厚味實措毒"， ((國語十六

﹒鄭語)) : “毒之酋措者其殺也滋速"，措字亦訓為久。由於昔酒是比較陳的酒，所以

它與很快釀成的體酒最大不相同的。

在這襄必讀說明的是，無論是“鄉(饗)盟"還是“鄉(饗)逆(昔〉園(酒)" ，除

酒以外一定還有豐盛的菜看。《儀禮﹒聘禮)) : “壹食再饗"，注: “饗謂亨大牢以飲

賓也。" <<儀禮﹒士昏禮)) : “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"，注: “以酒食勞人日饗。"

《周禮﹒豪人)) : “書其等以饗工'"注: “饗，酒看勞之也。" ((公羊春秋﹒莊公四

年)> : “夫人姜氏饗齊侯於祝邱"，注: “牛酒日蝠，加飯羹日饗。"可見除了酒以

外，還有豐盛的菜者和飯羹。

這就是為什麼“王鄉(饗〕醒"和“鄉(饗〕逆(昔〉園(酒) "之後要把“堂

姐"而“提姐"賞賜給攝的蟻故，因為有豐盛的菜看，就把其中的“筆妞"和“撓妞"

賞賜給禪。這當然是特殊的恩寵，所以廳特地製造一件壺，作為紀念。



于豪亮/說起字 4-9 

麓就是家。《方言﹒八)) : “豬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薇，關東西或謂之麓，或謂之

家。" ((說文..!3..部>>: “麓，家也。後蹄廢謂之家。"因為覺是萃，昕以麓姐就是家

趣。家姐在《儀禮》和《禮記》中常見。《儀禮﹒公食大夫禮》云:

叉云:

“士設姐於豆南西土，牛、羊、家、魚在西，措、屬、胃亞之，膚以為特。"

“土大夫八豆、八堂、六鋼、九姐、魚措皆二姐。"疏:“上文下大夫七妞，

牛、羊、家、魚、晴、厲、胃與膚。此云九妞，明加鮮魚、鮮措。"

《禮記﹒玉藻》云:

“叉朝服以食，特牲三妞，祭肺"。注:“食必朝服，昕以敬養身也。三姐:

家、魚、措。"

叉云:

“朔月少牢，五姐四籃。"注:“五姐，加羊與臨胃也。"

由於《儀禮))和《禮記》多見%妞，可以證明家姐就是揖妞，從而也就證明了重就是姐

弓己。

堂姐的堂字為字書昕無，此字從化得聲，當以音近讀為鵝，因為化字與鵝字同為歌

部字，兩者可以通假。在古代，不僅牲類和魚類的肉可以登于鈕，就是鳥類的肉也是要

登于趣的。《在傳﹒隱公五年)) : “鳥獸之肉，不登于妞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，不登于

器，則公不射"。注: “姐，祭宗廟器，切肉之薦亦日姐。"既然鳥類的肉可以登于妞，

那麼，把堂姐讀為鵲起，也還是妥當的。

在古代，設姐是非常隆重的。《犧禮﹒鄉飲酒禮>> : 

“請坐於賓，賓辭以姐，反命於主人，主人曰:請徹趟。賓許"。注: “組者，

看之貴者也。辭之者，不敢以燕坐褻貴者。"

正因為越是貴看，昕以王兩次以姐賜暉，頭認識到這是殊榮，作器以為紀念。

從本銘文看，釋且為妞，是正確的。

一九七六年六期《文物》刊載《快西扶風出土西周伯~諸器>> ，其中一件或鼎，銘

文如下:

“住(惟〉九月扭望乙丑，在事宜，王壘。姜事(使)內史友員易(錫)或玄衣

朱嚷(樣)表(襟) ，或拜擷(稽)首，對攝王島姜休， .. 

111 字，原報告的作者吳鎮烽、雄忠如、羅西章三先生未釋，云“字不識"。同期發表唐蘭

先生《伯~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》釋此字為圳，並云:音呼。按:唐說非是，金文中

從l益之字甚多，絕對沒有書作且的。此字從主且從刀，應~p刀姐之組字。在本銘文中武則是

王姜的字，字當讀為堪。《方言﹒十三>> : “起，美也。" ((廣雅﹒釋詰一>> : “過、

祖，好也。"叉“起，美也"0 ((說文﹒衣部>> :“租，事好也。"字亦書作.缸， ((晏子春

秋﹒謀篇>> :“今君之服駐華"。叉書作組， ((法言﹒吾子篇>> :“霧穀之組麗"。這裹的

胞和組也都是美好之意。王直到姜的道11因為是字，所以應該讀為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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